
引子

首先要声明的是袁 本文既不是小说袁 也不是报告文
学袁 而写的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县临海镇
双洋村和原合兴乡安乐村的一个真实的剿匪故事遥 笔者
虽没有亲身经历此事袁但我的老家就在安乐村袁岳父母家
就在双洋村袁故而对此事了解颇深遥 现特借叶射阳日报曳
周末版野钩沉冶栏目让这一段对于中青年来说很少知晓的
历史大白于天下袁 并希望能借此文对广大青少年进行一
次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遥

1、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国家遭受了严重的自然
灾害。此时，龟缩在孤岛台湾的蒋家小王朝以为反攻大
陆的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派出多股武装匪特，妄图潜入
大陆，窃取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情报。其中一股以鲁
德忠为组长的九人小组，乘坐蒋海军舰船，在靠近大陆的
一侧放下了橡皮艇，趁着黑咕隆咚的夜晚，朝着闽浙两省
交界处的海岸摸来，妄图沿着“两不管”的交界处顺利登
陆。不料，海上突然刮起了大风，大风推着橡皮艇似没头
的苍蝇在海上乱转。鲁德忠摸出指南针，发现他们早已
远离了闽浙海岸，正在朝着江苏沿海靠拢。鲁德忠他们
无计可施，只好顺其自然，一皮筏八九人早已被折腾得昏
头转向，此时他们索性闭上眼睛，作一短暂休息。约莫三

更天光景，他们发现橡皮艇被风浪推着越过了大陆架，进
入了涂地浅水区。不一会，橡皮艇搁到了滩上。

鲁德忠放眼四望，周围黑压压、雾蒙蒙、静悄悄的，滩
上不见一人。鲁德忠打了个寒颤，赶紧让同伙们脱掉蛙
衣，找准方向后，他们掀翻了橡皮艇，沿着赶海人留下的
足迹，向涂边摸去。等到了上滩地，他们发现滩地上一溜
排都是永久性工事，从南到北，那些工事就像一个个大馒
头，上面长满了青草和树木，要不是抵近观察，哪怕是低
空飞行的侦察机也发现不了那一排排的永久性工事。

“乖乖，要不是阴差阳错摸到这里，倘是蒋先生贸然决定
在此地登陆，那不就陷入灭顶之灾么？”鲁德忠正想着，
突然发现前面有个电灯光柱一闪一闪的，一个好像扛着
推网的渔民，正和他们迎面而来。几个匪徒见状，赶紧拔
枪，被鲁德忠制止：“不要紧张，我们就说船失了风，被潮
水卷到这里的。千万不能动枪，这半夜三更的，枪一响，
不就等于给共军报信吗？再说现在能见度还低，我们的
脸上又没写着‘特务‘两个字，他是不会特别介意的。”众
匪见鲁德忠说得在理，把枪都别回了腰间。只见鲁德忠
强作镇定地走上前，问道：“老乡，这儿是什么地方啊？”

“这儿是大喇叭。”对方答道。“噢，对，是大喇叭，你看，我
们曾经来过这个地方，这会儿又给忘了，烦你了，谢谢
啊！”鲁德忠说。“别客气，大家都是赶海的，谁还合不着
谁啊？”对方作了一个善理人意的解释，跟他们擦肩而过。

“噢，大喇叭，这儿就是大喇叭。”鲁德忠嘴里嘀咕着，
心里暗忖道：“这么说来，这里是射阳的地界了，离我的老
家安乐不过二三十里之遥，真是老天有眼，把我送回来
了。自从被蒋先生带到台湾，我是无时无刻不思念我那
年迈的父母。眼下，我与他们不过咫尺之遥，只要逃离滩
涂，上了正道，我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摸到家。”

2、鲁德忠似一条丧家之犬，沿着他依稀记着的小
路，直奔安乐村。好在夜色阑珊一路人烟稀少，鲁德忠没
遇上什么麻烦，约莫五更时分，他摸上了曾生他养他的安
乐村。“还在，还在，父母他们还在。”鲁德忠躲在一侧，观
察着他从小到大一直住着的几间旁门房和两间厨屋。旁
门房的东窗户还透出一股微弱的罩子灯光，鲁德忠闪到
窗下，只听里面传出熟悉的对话声，那是他的父母因上了
年纪睡眠不好正在闲谈唠嗑。

“咚咚咚！”窗户上响起了有节奏的轻轻的敲击声。

“谁啊？”鲁父惊恐地发问。
“我，德忠。”鲁德忠应道。
“啊，是德忠？”鲁父说：“我不信，你说你是德忠，你

晓得德忠的身上有没有啥印记？”
“晓得，我的左耳朵上还长了个小耳朵，那时，庄上人

都称我为‘六耳猕猴’。”鲁德忠快速答道。
“哎呀，你真是忠儿？”鲁母听得真切，一骨碌起身打

开门，鲁德忠一闪身进了屋，一口气吹熄了他老妈端着的
罩子灯：“深更半夜还亮着灯，被政府看到，肯定要怀疑家
里来了什么人。咱就黑着说，就黑着说。”鲁母嗫嚅着：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和你父亲唠
叨你，以为你早就不在人世了。”

“蒋先生带我去了台湾，在那边我活得好着呢！眼下，
共产党政府被老天惩罚，老百姓民不聊生，蒋先生正要趁
这个机会光复大陆，派我们先过来，做个先锋。”

“啥先锋不先锋的，眼下这共产党坐江山也已经十几
年了，要不是这几年自然灾害闹的，这共产党的江山稳着
呢。你一个小兔崽子就算你有孙悟空的本领，也别想撼
得动共产党江山分毫，还满嘴跑火车什么先锋不先锋的，
别白日做梦了，那么多的军队都被人家赶到一个小岛上
去了，如今人家是兵强马壮，还在乎你岛上那几个虾兵蟹
将？歇歇吧，明儿个随你父和我去乡里自首，争取政府的
宽大处理，你爸和我也好在人前人后不丢人现眼的。”

“妈，现在说什么也迟了。你儿子有血债，在同共产
党军队打仗时，我用手榴弹炸死了他们好几个战士；追剿
共军时，在一个村子里，我用机枪打死了十多个村民。妈，
我回不了头了，即使我想自首，共产党也不会宽恕我这个
犯下滔天罪行的蒋军士兵的。再说了，蒋先生派回来大
陆的士兵，那都是通过蒋军的情报部门专门挑选和甄别
的，手上没有共产党人的血，他们是不会被派回来的，生
怕他们会叛变自首，坏了他们反攻大陆的美梦。”

“那，那，孩子，那怎么办呢？”鲁母哭哭啼啼地问鲁
德忠。

“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帮我们找一个地方，能把我和
同我一起登陆的兄弟们有个安身立命的场所。”鲁德忠
说。

鲁母望望老头子，老头子默不作声。鲁母见状，说：
“那你快把你的那帮兄弟带过来，等到天亮，那事情就麻
烦了。”

“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鲁父说，“你赶紧烧点
粥，待他们来了将就对付点，不至于让他们太饿。”

“这话说得倒是在理。“鲁母说完，生火做饭不提。

3、话说当地驻军和双洋村的基干民兵连接到与他
们九人相遇的孙德正的报告后，迅速组成几个搜索小组，
只要是防空洞，都仔细地搜索一遍。在大喇叭防空洞，一
个基干民兵突然大声尖叫起来：“快过来看，这是什么？

“陈排长和双洋村基干民兵营长夏树培（全歼这股匪特
后，夏树培进京接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各带着一个
班的战士和基干民兵，穿过防空洞的背面，从正面的水泥
门进洞，一看，洞内到处散落着美制的罐头盒、香烟头和
各种食品的包装纸。毫无疑问，登陆的美蒋特务曾在这
个防空洞里待过。陈排长立即用报话机向连长王家义作
了回报，接报后的王连长立即带着一个班的战士和一个
排的基干民兵火速赶到大喇叭防空洞，王连长对防空洞
里的情况进行了仔细的甄别，凭着他丰富的对敌斗争经
验断定：这伙匪特约 7—10 人左右，他们逃走的时间还
不长，他们逃跑的方向应该是西南。西南，那是合兴公社
的管辖范围，他们为什么不去县城不去沿海的一些战略
要地却偏要去一个交通不便、没有战略意义的一个公社
呢？唯一能说得通的理由就是在这伙匪特中，有大陆的
人，在大陆的人中又有合兴公社的人，否则，他们去合兴
公社就毫无理由。这时，王连长突然想起，前一时期，部
队和合兴、临海两乡镇的党政军进行敌情分析时，合兴乡
说到有少数大队的个别青年被蒋军抓了壮丁后去向不
明，既没有在战场上被打死，也没有被我军俘虏，不排除
其中的少数人跟着蒋军去了台湾，在台被洗脑后又被派
回大陆，对我军政人员进行策反。据此分析，王连长留下
陈排长继续对沿海海堤的防空洞进行仔细地搜索，他带
着一个排的战士和基干民兵直奔合兴乡，和乡里的负责
同志交换了意见后留下了一个班的战士在乡领导反映的
有疑点的安乐大队附近蹲伏，其余人撤离，同陈排长会
合，加强沿海堤防空洞的搜索力量。

鲁德忠带着众匪徒趁黑摸索着前往安乐村，正行进
间，前面不远处突然传出人的说话声，只听其中一人道：

“大家要提高警惕，以防敌特趁着黑夜溜走，我们之所以
没有点火把，目的就是布下疑阵，让敌特以为这里没有灯

光，没有灯光就不会有人，没人就不会有危险。殊不知我
们已经布好了口袋阵，等着他们自投罗网呢！”

鲁德忠他们一听，大吃一惊，直吓得魂飞魄散，赶紧
躲入路旁的沟里，待民兵走后，他们摸到鲁家，敲响了窗
户，进了鲁家的屋里。

4、不料，百密终有一疏。就在鲁大妈锅前灶后的忙
起来时，鲁家左邻陈家的陈大爷内急匆匆起夜，见鲁家的
厨房里亮着灯光，烟囱里不断有火星冒出。陈大爷甚觉奇
怪，这深更半夜的，难不成鲁家来了客人？主人在生火做
饭？他蹑手蹑脚地摸到鲁家的厨房后，就着亮光朝里一
望，这一望不打紧，可把陈大爷吓得不轻，只见厨屋里挤
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正在狼吞虎咽地用着饭。联想到大
队发出的“有敌特潜入大陆，各家各户必须提高警惕，严
防特务分子搞破坏搜情报”的通知，陈大爷断定，这些人
就是政府要抓的特务。陈大爷屏住气，悄无声息地回到自
家的屋，叫起了正在熟睡的儿子大勇，让他快去政府报
信。陈大勇将信将疑，只身潜到鲁家厨房后面一看，果如
他父所说，于是，他摸黑出了村，急匆匆直奔派出所而去。

再说，鲁德忠他们一行正在大快朵颐，警惕性极高的
鲁德忠一人独自盛了碗粥，夹了点菜，仍坐在前屋门旁边
边吃边注意着外面的动静。突然，他似乎听到屋后沙啦沙
啦地有夜猫子走路的声音，不觉一惊，赶紧跑进厨房，让
众匪放下碗筷，快点离开，省得夜长梦多，出大滑子。就在
他们刚刚出门往东遁去不久，当地派出所的干警们即包
围了鲁家，并迅即突入屋内，里里外外搜索了一遍，却不
见众匪徒的踪影。

“鲁爹爹、鲁奶奶，你们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啥半夜
三更烟囱里冒出阵阵火星？为啥桌上有这么多只还没洗
干净的饭碗、菜盘？为啥地上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食品罐
头盒？你家只有你老公俩，平时大概吃不了这么多饭，你
们能给我们一个满意和信服的解释吗？”

“这、这、这……”鲁爹爹鲁奶奶显然不能自圆其说，
只好编了一个谎，说是她娘家人上河工，工程结束回家，
走到我这已是大半夜了，肚里饿了，就借用我家的锅灶煮
了夜饭，吃完就走了，就这样简单。

“合理合理，简单简单。”派出所王所长说，“不过，你
们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那地上的罐头盒又是怎么回
事？据我们所知，就不要说民工了，在目前经济困难的情

况下，就是县长、公社主任等部门领导，也喝不了牛奶，
吃不了罐头，你们说是不是？”

眼看说谎已无济于事，老两口不得不承认是他们的
儿子带着七八个人从那边过来了。

“他们现在去什么方向了？”王所长问。
“朝东，具体什么地方他们没说，我们也不敢追问，

还望政府谅解。”老两口战战兢兢地说。
“那这样吧，如果再看到你儿子他们的话，请赶紧告

诉我们。”王所长说完，留下张警官，让他就地隐蔽观
察。

5、现在情况已非常清楚了：从黄海滩涂登陆的美蒋
小股匪特，其目的是寻找合适的登陆目标，同时制造紧
张局势，以配合蒋介石匪帮的所谓反攻大陆。

鲁德忠带着他那一帮难兄难弟从他的父母家出来，
又回到了他们刚才藏身的防空洞。

“什么人？”突然间一声断喝，吓得鲁德忠他们心惊
肉跳：“我们，是我们，我们是赶早上滩小取的。”“上滩
小取为什么要躲进防空洞？”“潮还没退，滩涂上还有
水，我们先在防空洞里避避风。”鲁德忠拣着词儿说。

“恐怕不是避风吧，而是躲避人民的搜捕吧！”对方
一针见血。

见伎俩被识破，鲁德忠料难逃此关，于是拔出手枪，
朝对方射击，一时间枪声大作，曳光弹在晨光初露的滩
涂上飞舞。

枪声惊动了正要去参与搜捕匪特的驻军某连三排，
排长姜大成带着队伍飞马赶到，加入到同匪特的激烈枪
战中。先后有四名匪特命丧黄泉。鲁德忠见大事不妙，找
来副组长张正元，让他指挥抵抗，“我去联络地方游击大
队，同共匪决一死战。”张正元明知鲁德忠在玩金蝉脱
壳，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反而关照他注意安全，早点回
来，帮兄弟们脱险。看着张正元那一脸憨厚的模样，鲁德
忠对自己玩的这套小把戏感到脸红心跳。但为了保住自
己的这条小命，鲁德忠还是怀着难以名状的愧疚，潜进
初晨那薄薄的雾霭中，迅速西移。仗着对地形熟悉，又
有薄雾的掩护，鲁德忠很快就潜入了鲁家庄，敲开门，也
不同他父母说什么，只是让他们赶快为他找一个藏身的
地方。鲁父、鲁母早在抗战期间，就在家的床底下挖了
一个防空洞，见儿子落荒回家，情知不妙，赶紧扯开床席
让他儿子躲进了防空洞。

6、话说接受命令重点盯防鲁家的张警官，一直警惕
地盯着鲁家。天快亮时，他突然看到鲁家亮起了灯光，于
是赶紧靠过去，隔着窗缝悄悄地张望了一番，只见老鲁
头和老鲁奶正在把一个浑身穿着黑衣站在床上的男子
往床肚里的防空洞里塞，于是，他轻手轻脚地离开鲁家，
把情况报告给了正在开会的驻军姜连长。一听隐蔽哨报
来的消息，姜连长高兴得一拍屁股，立即带着一个排的
战士和二十多位基干民兵，赶到鲁家，把三间主屋两间
厨屋包围得水泄不通。咚、咚、咚，姜连长上前敲门。“谁
呀？”“是老鲁爹爹吗？我是驻军姜连长，请你开下子
门。”姜连长压低嗓门，尽量用柔和然却很威严的声音
说。

“噢，是姜连长呀，你们有什么事吗？”老鲁头貌似平
静的话语中夹杂着些许慌张。

“是有点小事，请你帮忙，不知道老鲁爹爹把不把这
个面子？”姜连长话中有话。

“这说的是哪里话？我能不给姜连长面子？请稍等一
下，我这就去给你们开门。”老鲁头说。

老鲁头哒啦着鞋，心惊胆战地走到大门边，拉开门
闩，只见外面黑压压地站着的不是解放军战士，都是全
副武装的民兵，晓得今儿个是在劫难逃。

“姜连长，我老鲁家一贯奉公守法，可没有做啥对不
起党和政府的事啊，你们这夹枪带棒的，我老鲁头可经
不起吓呀。”老鲁头说得可怜巴巴的，可心跳得就是连门
外的人都能听到。

“老鲁爹爹，我们可不是吓你，你想想，如果我们没
有可靠的消息，没有确凿的人证物证，我们会在这时候
来打扰你们家吗？我看这样好不好？你让你儿子出来，主
动向政府投诚，我们会执行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坦白从
宽、抗拒从严。”姜连长言之凿凿，有理有据地劝导老鲁
头。

老鲁头从没经过这等阵势，加上他心中有鬼，姜连
长又说得他心惊肉跳，两条腿抖得像筛糠，不知如何应
对才好。

“老头子，政府说得没错，我们不能不听政府的话，
叫儿子出来吧，出来说不定还有条生路，不出来那就是
死路一条啊！”老鲁奶奶穿好衣服下了床，颤颤巍巍地对
老鲁爹说。

老鲁爹脚一跺，好像下定了决心，说：“奶奶，你说得
不错，向政府投诚，说不准还有条活路；如若负隅顽抗，
那么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死路。”说罢，他对姜连长他们
说：“你们随我来。”

进到内屋，老鲁头老两口三把两把就扯掉了他们床
上铺的芦席和被胎，一个洞清清楚楚地出现在大家的面
前。“儿子，出来吧，向政府投诚，说不定还能有出路
哩！”老鲁爹和老鲁奶同声劝道。

“是的，鲁德忠，你如是条汉子就出来向政府投诚，
不出来你只能是死路一条。”姜连长厉声道。

“出来，出来，我出来。”鲁德忠在洞里绝望地喊着。
“先把武器扔上来！”姜连长说完后，只见洞里扔出

了一支手枪，一把匕首，紧跟着，一个人举着双手，从洞
里慢慢地爬了出来。就在鲁德忠刚刚出洞之际，只见他
突然把举着抱头的两只手飞快地伸向腰间，掏出手枪就
要射击。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姜连长握枪的手指一动，
子弹似利箭一般出了枪膛，直击鲁德忠的眉心。像一头
中枪的野猪，鲁德忠身子晃了晃，咕咚一声横倒在他父
母的床上，太阳穴的污血淌得满床都是。

一场“反攻大陆”的闹剧戏剧性地拉上了帷幕。

人民群众同仇敌忾，让蒋匪———

梦碎喇叭口
窑李志勇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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